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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情向谁诉
———《鹊桥仙》女主角探析

□ 许伟忠

秦少游词《鹊桥仙》揭示了爱情的真谛，是千古绝唱，也是千

古之谜。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爱情誓

言倾诉的对象是哪一位幸运女子，人们曾经做过许多推测。由于

词的创作年代难以考订，故历来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

下几种说法：

一、“托词说”。偶尔搜索“百度百科·秦少游”，发现在

《鹊桥仙》后有这样一段评价：“如果结合他放浪的情感经历

来看，完全可以大胆地假设，这只是秦少游安慰痴情女子的

托词，或者说摆脱一段旧恋情的美丽借口。”尽管这只是一

个“大胆假设”，并无确凿依据，但如今是网络时代，其影响

不可小觑。

我们不否认少游曾有过“放浪的情感经历”，当年，少游词

曾“唱遍青楼”，作为一个深受各界欢迎的流行歌手，其“粉丝”

必定不在少数，因爱其文而钟情于其人者也一定不乏人在。少

游传世不多的词作中，以爱情为题材的约占半数之多，而其中

的主人公大多为青楼歌女。少游自己从来也不刻意讳饰，如

《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词牌下原来就有一个副题：“赠妓娄

冬玉”。按照一般世俗观念，文人墨客与歌女萍水相逢，不过是

逢场作戏，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遇到某个痴情女子死缠烂

打，为了脱身，说一些好听的话敷衍塞责一下，这在风月场中

可谓司空见惯。但若以这样的观念揣度少游，则难免“以小人

之心度君子之腹”。少游是性情中人，即使出入青楼楚馆，他也

用情至真、至深，很少逢场作戏式的敷衍。如《梦扬州》中，那位

歌女频频出现在少游梦境之中，少游作词题赠，并为之自创一

个词牌，其用情至深可见一斑。特别是那首被称之为婉约词压

卷之作的《满庭芳·山抹微云》，很难想象，不是发自心灵深处

的真爱，不是痛彻肺腑的依依惜别，能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爱

情佳作？恰如清人冯煦所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

心也。”（《蒿庵论词》）秦少游“为情而造文”，却没有丝毫的“矫

情”，因而有评论家把少游词看着是他的“心灵自传”。诚然，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确有可能是为了安慰某

个女子；但是，这个女子一定已经在少游心中占有相当的位

置，少游的劝慰也一定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而非刻意编织

的言不由衷的“美丽借口”。如果说少游为了摆脱一段旧恋情，

会煞费苦心地编织“美丽的借口”，是对其性格的曲解甚至亵

渎；那么一个并非真情实感的“美丽借口”，就被视为爱情的经

典之作，千古传诵，历久不衰，那也是对世人审美情趣的一种

低估和亵渎。

有人推测，这个“托词”有可能是对徐文美而言。徐文美是

少游明媒正娶的发妻，然而有两个现象常常引起词评家们的注

意：其一，少游情感丰富且擅长诉诸文字，而少游词的主人公或

倾诉对象大多为青楼女子，偏偏冷落了徐文美。其二，秦少游与

徐文美存在“聚少离多”的状况。从19岁结婚到37岁出仕之

前，理论上少游与徐文美在一起的时间长达18年之久。18年

中，少游创作了大量的情词(诗)，情感委婉细腻，感人至深，但是

词评家们认为没有一首是写给徐文美的。所以人们有足够的理

由怀疑，少游和徐文美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

没有真正的爱情基础。徐文美许多时候独守空房，难免会心生

“闺怨”，有“闺怨”就需要安抚。少游是秦家长房长孙，从维护家

庭以至秦氏家族和谐稳定的角度，给徐文美一点情感上的安抚

就在情理之中。

这样的推测破绽颇多：其一，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姻具有毋庸

置疑的合法性，不同于牛郎织女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家长———王

母的意愿，遭到了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的坚决反对。其二，少游

与徐文美有条件也有可能堂而皇之地耳鬓厮磨。其三，尽管由于

种种原因，少游与徐文美“聚少离多”，但相聚的频率肯定远远超

出与少游接触过的其她任何一个女性，所生一子二女就是一个

有力的明证。其四，少游与徐文美的婚后生活是和谐美满的，从

少游诗文中可觅得些许踪迹。元丰六年（1083），少游第二次落第

后闲居在家，写过一篇《蚕书》，题下“小序”云：“予闲居，妇善蚕，

从妇论蚕，作《蚕书》。”“妇”当为徐文美无疑。少游能够与徐文美

一起“论蚕”，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尽管没有那种才子佳人式的

卿卿我我，却有着耕读世家夫妻间男耕女织式的平淡自然。《田

居四首》表现少游闲居在家、参与农事的场景，其一云：“鸡号四

邻起，结束赴中原。戒妇预为黍，呼儿随掩门。”读者从中看到的

不仅是劳动、生活的场面，还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爱情的

和谐。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如果出现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朝朝暮暮”式的劝慰，不是显得很矫情吗?

二、“思君说”。清代著名词评家黄苏在其代表作《蓼园词选》

中说：“少游以坐党藉被谪，思君臣际会之难，因托双星以写意；

而慕君之念，婉恻缠绵，令人意远矣。”这段话要点有两个：一是

时间上，认为《鹊桥仙》作于少游被贬南迁之后，属少游的后期作

品；二是《鹊桥仙》的主题并非爱情，爱情只是被拿来说事的，是

“托双星”故事以言志，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依黄苏之说，词

中的女主角就不是少游所钟爱的某个女子，而是那个南面称孤

的当朝天子。这一观点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甚至具有颠覆性的

意义。然此论既出，作为一家之言，后世词评家多有保留，采取

了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原因在于“思君说”自身有

许多破绽，难以自圆其说。

1、从时间上看，《鹊桥仙》与少游后期的情感历程龃龉不

合。《鹊桥仙》创作年代不详，但从词豁达开朗、积极向上的情

感基调看，一般认为是少游家居或初入官场时期的作品。少游

词情感的基调是感伤，中国词坛有“千古伤心淮海词”之说。但

是年轻时候的少游慷慨豪隽、率真而达观。“往吾少时，如杜牧

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陈师道《秦

少游字序》）尽管因为科场受挫、情场失意等不尽人意之事，而

时不时流露出一些失意之情，然只是如“山抹微云”般的淡淡

的一抹愁绪，与后期的多愁善感、哀怨凄婉形成强烈的反差。

评论界一般认为少游思想性格演变的时间节点是其改字前

后，笔者以为，真正促使秦少游心态由达观向上转而心灰意冷

直至哀怨、绝望的时间节点还要再往后推 8、9年，即“坐党藉

被谪”之后。贬谪之初，少游对京城仍有眷念惜别之情，对当权

者尚存有一些幻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贬谪的升级，渐感前程

渺茫，回归无望，屡屡流露出误入仕途之意，情绪渐趋伤感沉

郁，作品风格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踏莎行·雾失楼台》写于

贬谪郴州期间，王国维评价说：“少游词最为凄婉，至‘可堪孤

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人间词话》）

滞留雷州期间，少游内心深深绝望，自作《挽词》，想象自己死

后丧葬过程的凄凉、寂寞，字字含泪，惨痛之烈令人不忍卒读。

从少游后期作品中，读者不难理出他被贬后从消极到哀怨、从

凄婉变凄厉、再从绝望而决绝的情感脉络，与《鹊桥仙》中表现

出的境界不相一致，甚至是格格不入。这样的心态之下，说少

游还有什么“慕君之念”，情感上还那么达观大度，是很难令人

信服的。

少游的“慕君之念”不可能发生在贬谪后期，那么有没有可

能发生在早年，即家居或初入官场之时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少

游用世思想占主导地位，期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多年科场打

拼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因而我们说，少游思君完全有可

能，但是如《鹊桥仙》中的“慕君之念”却没有可能。少游入仕较

晚，37岁之前一直未能“沐浴皇恩”，尚未经历“金风玉露一相

逢”的他，怎会生出“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感慨；初入官场，无论是

在蔡州为地方官，还是在皇城为京官，尚未因党争而被贬出京

城，遭遇分离之痛，又何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的激情表白呢?

2、从主题上看，男女关系难以与君臣关系类比。尽管

词评家认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是少游词中常见

手法，比如《满庭芳·山抹微云》、《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

等都是明写艳情、暗寓身世之作，然也只不过是以歌女们

的失意惆怅，恋人们的无奈分手、佳期难再，委婉地抒写词

人怀才不遇的心境，《鹊桥仙》自然也可划入此类。但要说

少游“托双星以写意”，表达自己的“慕君之念”则十分牵

强。织女、牛郎虽有天上人间之隔，婚后却恩恩爱爱，相敬

如宾，像一对普通人家的夫妻一样，其地位是对等的。而臣

子、特别是像少游这样的“小臣”，与君王之间的距离何止

万千之遥。“淮海小臣……念身非谏官，职非御史，出位犯

分，重烦有司之诛，隐忍逡巡而不敢发。”（《进策·序篇》）可

见少游平时根本见不着皇上，空有满腹经纶也没有申达的

渠道。好不容易天赐良机，朝廷开制科，少游得以参加贤良

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他精心准备，进呈代表自己治国方

略的策论五十篇，然也无果而终。这样的君臣关系地位悬

殊何异于天渊，少游恐怕不会天真到拿之与自己相知相爱

的女人来进行类比吧。

3、从立意看，《鹊桥仙》意在表明，时空距离之遥并不真正构

成爱情的障碍。这是《鹊桥仙》超出历代同类题材作品，成为千古

名篇的根本原因所在。词的落脚点不在刻意渲染双星相会之难、

之短，也不因“会少离多”而哀怨感伤，而是在强调：只要两情相

悦，心心相印，即使天各一方，也胜过朝夕厮守。这种爱情观在词

中是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劝慰表达出来的，体味词意，是少游对

恋人、即男方对女方的劝慰。须要强调的是：少游是劝慰而不是

自慰！如果按照“思君说”推论，是否可以这样说：少游尽管深感

君臣际会之难，尽管被贬之后满腔怨愤无处倾诉，却仍然十分豁

达大度地去劝慰皇上：陛下呀，虽然我被贬在蛮荒之地，君臣关

山阻隔，难得见面，但是不要紧，只要我们心灵相通，又何必在意

是否一定侍奉在您身边呢！这显然有悖于常理，也有悖于少游的

一贯性格以及被贬以后的心境。

三、“誓言说”。认为《鹊桥仙》是少游献给某个挚爱女子的

爱情誓言。体会渗透在《鹊桥仙》字里行间的那份震撼人心的

情感，我们认为其女主人公至少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其一，曾

与少游交往以致互生爱意，直至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其二，

与少游虽有情感却没有结合，或者虽然结合却难以长相厮守；

其三，分手原因不是双方情感破裂，而是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

外力。而正所谓爱恋越深伤害越深，令少游在分手之际或之

后，深感心爱之人伤痛之心须要情感抚慰，自己的至诚之爱须

要一吐为快，于是将真情诉诸笔端，写下了卓绝千古的《鹊桥

仙》。那么，有幸得到少游这一爱情誓言的女子会是谁呢？笔者

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可能：

1、边朝华。元祐八年（1093），少游在京城为官，这是少游
一生中仕途最为顺利的时期，官至国史编修官、左宣德郎、秘

书省正字。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心境之下，少游纳京都女子边朝

华为侍妾。朝华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性格贤淑。新婚之夜，少游

满怀喜悦之情作诗一绝：“天风吹月入栏干，乌鹊无声子夜阑。

织女明星来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间。”（《四绝之一》）直接把朝

华比作了天上的织女。当然也有人说，牛郎、织女天上人间，夫

妻好景难长，终要分离，因而把这首诗看着两人后来分手的

“诗谶”。

第一次分手即在当年，少游诗《遣朝华》真实记载了这一令

人断肠的时分：“月雾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

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时。”一轮明月，云遮雾罩，连打更之声也

是那么的悲伤。“百岁终当一别时”，与“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劝

慰似有相通之处。富有戏剧色彩的是，朝华回家后仅20来天，

又回到了少游身边。“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

嫁，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时隔不

久，少游因受党争牵连，出任杭州通判。朝华坚持随少游一道南

下，踏上贬谪之途。可是行程方至淮上，少游便再次遣归朝华。

《墨庄漫录》载：少游因与道友谈论，感叹光阴荏苒，回来对朝华

说：“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并立即派人赶回京师，叫来朝华

的父亲，将其带回京城。少游作诗《再遣朝华》，表达了不忍分

离、又不得不分手的无奈与痛楚。纵观少游与朝华的婚姻，从纳

到遣，到再娶到再遣，一波三折，前后仅仅一年左右。是两人性

格不合闹别扭，是少游性格反复无常，还是少游真的要一心“修

真”呢？都不是。朝华性情贤淑，少游又是个用情至真的情种，两

人的爱情基础是牢固的。少游一遣、再遣朝华的背后，其实有着

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

如前所说，初纳朝华是少游仕途最为顺利的时候，然政

坛风云瞬息万变，少游预感自己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不愿

牵累朝华故先遣之。初遣大约在离京前，再遣之时少游已在

贬谪途中。《遣朝华》、《再遣朝华》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的劝慰，《鹊桥仙》中虽然没有出现朝华的名字，但是我们仍

然有理由将其看着是少游对朝华更富情感、更具说服力的劝

慰之词。

2、王朝云。朝云原为钱塘歌妓，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收

为侍女，后又收为侍妾。朝云聪慧伶俐，东坡常常引之为知

己，曾经感慨说：“知我者，朝云也。”因为东坡的关系，朝云与

少游也较多交往。首先从朝云、朝华二人名字看，有专家考

证，东坡把朝云想象成巫山神女，并依据宋玉《高唐赋》“旦为

朝云，暮为行雨”的词义为之取名。东坡纳朝云在先，少游纳

朝华在后，可以推知是少游依“朝云”为“朝华”改名，以致让

人产生疑惑：东坡、少游为师友，两人的侍妾是否为姐妹？元

祐年间，“苏门四学士”齐聚京城，常常往来于东坡家中。东坡
也常常让朝云载歌载舞，为众人品茗、饮酒助兴。一日舞罢，

东坡示意朝云向少游求取诗词。少游也不推托，乘兴即席赋

《南歌子》一首。词中以楚襄王比恩师东坡，以巫山神女比朝

云，以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爱情故事，比喻东坡与朝云的结

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游丝毫没有掩饰对朝云的倾慕。末

句“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兰台公子本指宋玉，而唐代即以

兰台称秘书省，此时少游官职为秘书省正字，巧合“兰台”二

字。因而少游以宋玉自比，与朝云开了一个玩笑，也委婉表达

了赞美、倾慕和思念之情。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有专

家考证，冯梦龙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苏小妹，其生活

原型就是王朝云。少游与朝云当面玩笑，事后是否会继续地

暗恋相思呢？少游另一首词《浣溪沙》似乎向人们传达出了某

种信息。词上片是对某女子美貌的描绘，下片“料得有心怜宋

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提及宋玉和楚襄王，

虽然没有出现神女的名字，但是与楚襄王联系在一起的这位

美人只能是她。

少游对朝云心存爱慕，但是他并没有“情”令智昏，陷入

其中不能自拔。近年，有人试图以词的最后四字“朝朝暮暮”

为切入口，破解这首词暗藏的爱情密码，认为这是引用了《高

唐赋》中“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典故，

暗寓了“朝云”的名字。解读出来就是：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在

乎真正拥有“朝云”其人呢？“爱情的意义并不在于拥有”，这

种情爱观在当年是非同凡响的，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精神

之恋。而这种表达，既表达了对朝云的爱慕之意，又不逾师

生、朋友之礼，这无论是与少游的身份，还是与东坡的关系，

都是较为恰当的。

（待续）

编者按：
“七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美好

而浪漫的中国情人节，古往今来引得多少诗人咏

叹。这其中最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当属秦少游的

《鹊桥仙》。在今年“七夕”之际，本报特刊登许伟忠

先生有关“《鹊桥仙》女主角是谁”的赏析文章，以飨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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